
“我上课不点名，全都来上课我这样讲，
只有一个人来上课我也这样讲。”

二十三年前，景忠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
课时，用这句话作了开场。那会儿课程安排
在晚上七点半，我本有些昏昏欲睡，可听到这
话，睡意就散了。学校围墙外是一片广阔的
夜色，而我们的教室里突然有了诗意的光。

我抬起头望向他，见他身形瘦削，听他
说话不急不缓。这位老师让同样生来瘦弱
的我倍感亲切，我不禁端坐起来听课。

“我们这门散文鉴赏课，不考试，但要交
作业。作业是写一篇文学评论，有个要求：
抄袭的不及格甚至零分，不抄袭的话，自己
认认真真写，无论长短都能及格。”我记得他
是这样说的，随后从文件袋里拿出几本散文
书放在讲台上，有周作人的，也有当年正热
门的余秋雨的作品。

课程就此开始，班里所有人都听得入了
神，我可以确定那是享受的模样。他讲散文，
讲的是生活与生命。而我们，是一群正在成
长着、活着的生命。他的课，让我第一次真正
理解到“文学即人学”。我不再单纯把文学当
文学，把作家当作家，而是学会从作家的文章
中去看人、读人，去思考自己的生命。

他讲着讲着，就会拿起书，精准地翻到
某一页，念一段文中的字句，然后轻轻把书
本放下，继续讲着。

我记得他讲周作人的《苦雨》，没有谈那
些无聊的笔法，而是引导我们感受文字背后
的人生。“周作人在苦雨斋里看雨，看的哪是
雨呢？写的是他的境遇。北平的雨下得黏黏
糊糊，院子里的石榴树快淹死了，他蹲下去把
积水舀掉——这动作多琐碎，可细想之下，一
个人对着一场下不完的雨，对着快淹死的树
和花，他心里的烦闷、无奈，都在其中”——这
当然是我记忆模糊的转述，未必准确，只是大
意如此，他原本的表述比这更深刻。

他讲周作人写雨，大概说的是人生本就

常遇“苦雨”。那个时候时局动荡，周作人困
在北平，想躲躲不开，想反抗又无力，只能在
雨中消磨日子。他没有在文中写怨怼，只写
坐在内室的窗边，守着寂寥的雨，写反复擦
拭书桌、整理旧书——这是一个人在绝境里
的体面，是“百无聊赖里生出的认真”。

我记不清他当年讲课的具体措辞，只是
仿佛明白了散文的妙处在于藏不住人。你是
什么样的人，笔下就会有什么样的雨、什么样
的花、什么样的日常。我们在文字里，能撞见
那些藏不住的真诚与虚伪、坚韧与怯懦。

老师带给我们的，远不止文学的启蒙。
他身上有种让人舒服的气质，以至于后来我
总觉得和他相处“无大无细”。他对学生的
爱，是毫无保留的“真爱”。

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梁彬正要去韩师
图书馆，恰巧遇见他开车路过。我们凑上去
问老师能不能捎一段，他应声“好哩好哩”，
然后让我们上车。那时的我们，还为能坐上
老师的车沾沾自喜，觉得他完全没有架子，
对学生特别好。

我感受到我们这群学生更像需要指引
的孩子，而老师就像一位尽心尽责的“大家
长”，始终为我们的文学之路托底。我们想
整理一本《韩师诗歌十五年》，陈培浩、程增
寿、黄春龙等师兄抱着一股执拗的热情推动
这事，跟老师一提，他没多犹豫，直接说可以
安排资金支持。后来办《九月诗刊》，还有粤
东地区的各种文学交流活动，但凡我们开口
求助，他总会主动帮我们对接资源、争取支
持。我们这群学生，像孩子对家长一样索

求，而这位家长从来都无私地解囊。
2015年，老师兼任潮州市作家协会主

席，而我刚好到《韩江》编辑部工作。那段时
间，他即便公务繁忙，也始终毫无保留地投
入——不仅组织了大量活动，还亲自撰写文
章、参与点评。

比如黄国钦的散文研讨会、李英群散文
的茶话会等，很多活动他都是亲力亲为，从
策划到具体的文字点评，样样落到实处。可
以说，他在任期间，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潮州
本地文学的发展。

后来，景忠老师担任韩山师范学院副校
长，按规定无法再兼任作协职务，但对作协
的发展始终牵挂在心。我们有事找他，只要
时间允许，他总会尽量出席活动。

潮州美术馆策划举办“潮缘——王肇民艺
术特展”，王肇民先生不只是画家，还有大量的
诗作，我们也想在展览中设置他的诗作版块。
与同事商量后，我说我来找他写一篇王肇民诗
作的评论，到时一同展出，会更有意义。

其实，我知道老师很忙，却还是得去劳烦
他。他说诗词不是他所长，但会尽力争取写一
篇。过了几天，他的稿子便发了过来。这个展
览开幕式那天，我们邀请他出席，他也挤出时
间过来帮我们站台，这份支持让人特别感动。

写到这里，我特别想抒个情——“吾爱
吾师，吾师更爱吾等”。事情是这样的，不久
前我又找上老师。这是因为广东文学艺术
中心精品图书室要征集各地区的代表性书
籍。我微信跟老师联系：

“老师，我来跟您要您的著作。”

“史炎，我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如下几部：
《潮汕新文学论稿》《作家的精神立场与创作
姿态》《我们社研究》。是全部要还是择其中
哪部？一部需要几本？我直接寄过去还是
给你们汇总后寄出？”

“能否3本都要，一部一本就行，省作协
要求我们这边20本汇总后寄。”

“好的。”
“老师。如果太麻烦，我过去取也行。”
“没关系。”
既然老师说了没关系，我也就没再多

想，等着他把书送过来。那天晚上，他开着
车直接把书送到了我家门口。事后我特别
自责，觉得作为学生的我，这样做不是“没关
系”而是很“有关系”。本来我应该坚持主动
上门取书，却就这样劳烦他特意送来。这大
概还是因为他太过随和，让我偶尔失了分
寸，可我知道老师从不计较这些。

我的老师黄景忠，他就是这样的。我们
见面只称呼他“老师”，不带姓也不带名。每
次叫起来，总觉得自己很幸运。就像二十三
年前他站在讲台上说“一个人来上课我也这
样讲”时，周围夜色再浓，也挡不住教室里漫
开来的亮光。

今年七月，老师光荣退休。这只是他在
岗位上的退休，在我们心中，他是我们的“老
师”，不会退也不会休。 ■孔祥秋 摄影

诗意的开场之白
余史炎

卞国，作为夏商时期的黄帝后裔姬姓
国，承载着千年的传说与历史的回响。今泗
水县东部、平邑县西部，是卞国故地。在一
些书籍、报刊上，充斥着商初“汤伐有卞”的
说法，卞国因此灭亡。岁月流转，时光荏苒，
如今的卞城遗址，依然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
辉煌，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汤伐有卞”：历史迷雾中的真相

“汤伐有卞”的说法，宛如一层历史的迷
雾，笼罩在卞国的上空。这一说法最早见于明
洪武十七年成书的《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
其中“鲁分野”部分提到“泗水县，商，古卞明
国，汤伐有卞”。此后，明嘉靖三十九年成书的
《论语类考·封国考》亦有类似记载：“鲁之卞
邑，即古卞明之国，成汤尝伐有卞矣。”

然而，明朝洪武年间距离商汤时期已逾
3300年，如此漫长的岁月，使得这一说法缺
乏更早的文献或考古发现的支持。现存资

料中，注明“汤伐有卞”的来源主要有三个。
其一，清朝雍正《山东通志》载：“卞，古卞

明国。《竹书纪年》云‘汤伐有卞’。今泗水县
有卞城。”之后的乾隆《兖州府志》、光绪《山东
通志》都采用此说。然而，《竹书纪年》作为战
国魏国史官所作，西晋出土整理的竹简文献，
遍查今本、古本，并无“汤伐有卞”的记载。

清代叶圭绶在《续山东考古录》中指出：“《通
志》引：《纪年》云‘汤伐有卞’。《纪年》无此文，而
《路史·卞国下》有‘汤伐有卞随’之文，引殊误。”
今人引用时，变通为“雍正《山东通志》载：卞，古
卞明国……汤伐有卞。今泗水县有卞城”。

其二，明末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
要》，提到：“卞城在县东五十里，古卞国。
《记》曰：‘汤伐有卞。’是也。”然而，遍读《史
记》《礼记》，未发现“汤伐有卞”的记载，且
《记》所指为何经典，令人费解。

其三，清代高士奇著《春秋地名考略》，亦
载：“卞，古国……《记》曰：汤伐有卞。春秋时

为鲁卞邑。”同样未明确《记》为何物，让人一
头雾水。这些记载，如同历史的碎片，散落在
岁月的长河中，却难以拼凑出完整的真相。

“汤代有卞随”：被误读的记载

“汤伐有卞”的说法，有的文章注明摘自
南宋罗泌的《路史》。该书是神话、历史集大
成之作，现存宋刻本仅存残本，而明刻本中以
嘉靖年间的洪楩刻本成书最早，且保存宋刻
面貌最完整。书中“黄帝后姬姓国”载：“卞，
卞明国。汤代有卞随，或云：‘即弁’……今泗
水县有卞故城，汉属鲁国。季武子以自封，姜
氏会齐侯处。”此处记载“汤代有卞随”。

“汤代有卞随”的记载，源于《庄子》《吕氏
春秋》中的“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商汤讨
伐夏桀时，与卞随谋划，卞随拒绝参与并最终
投水自尽。南宋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
也载：“卞：谨按：《庄子》：汤时有卞随……”证
明宋代并无“汤伐有卞随”之说。

然而，后世《路史》其他刻本误载“汤伐
有卞随”，一字之差导致误解。后人在引用
时，又自作主张改为“汤伐有卞”，去掉了

“随”，虽可解释为“商汤讨伐卞国”，但治学
态度不严谨。然而，洪楩刻本《路史》仍被博
学者推崇，民国于右任著有《黄帝功德记》，
认为“卞，卞明国，汤代有卞随……今泗水县
有卞故城，汉属鲁国。在今山东”，注明是

“据《路史·国名纪》所载”。

卞与商：从同盟到融合

有学者以甲骨文卜辞作为“汤伐有卞”的
论据，但相关内容与古卞国或卞地并无关
联。学者徐中舒考证，甲骨文中的“弁”是古
代帽子；于省吾认为所谓“弁”是误读，胡厚宣
研究认为卜辞与祭祀有关，而非与卞国有关。

对于“商”与“卞”的关系，学者田昌五、方
辉认为是“同盟”关系，在《“景亳之会”的考古

学观察》中论述：“商汤在东方的另一个支持
者是卞国。《吕氏春秋·离俗》篇曰：汤将伐桀，
因卞随而谋。”学者张国硕、杜金鹏和宋镇豪
均认为，商汤讨伐夏桀时，有“卞国”追随。

从中商时期的仲丁东征蓝夷，到商末周
王纣王东征。这一时期，作为东夷人的“卞”，
卷入了与“商”的战争。宋镇豪主编的《商代
史》分析，“河亶甲征蓝夷、班方，可能逆泗河、
汶河而上，直达泗水天齐庙一带。根据商文
化在山东的分布大势，在二里岗上层末段，商
人势力即直抵泗水的天齐庙一带”。

方辉认为，“班方当即‘有卞’。因为从上
引文献看，与蓝夷一样，班方应当是族名，而
非单纯的地名。再从音韵学角度讲，班为帮
纽元部，卞为并纽元部，在上古音中属于双声
叠韵字，可通用。面贲为帮纽文部，虽与班为
双声，但从韵部来讲，毕竟不如卞更为直接。

卞曾帮助汤灭夏，见于《吕氏春秋·离
俗》，文曰：‘汤将伐桀，因卞随谋。’卞随，又见
于《庄子》和《荀子》，乃商汤盟邦卞国之君。
可见，有卞在夏末商初是非常活跃的”。

徐基持相同观点，在《商代的山东》中指
出：“据考证，河亶甲所征之班方（卞）即在汶
泗流域中上游地区。可能班方被征灭国后，
即扶持奄国于此作为商王国的东方屏障。”

仲丁、河亶甲侵占蓝夷和班方后，对东
夷采取统治政策，这一过程可从考古发现所
见史迹予以考察。泗水县金庄镇尹家城、泗
张镇天齐庙遗址一西一东，相距数十里，文
化堆积层几乎相同：从上到下分别是商文
化、岳石文化和龙山文化，而商文化层是单
纯的。地层堆积反映了一种文化取代关系，
商人到达卞国后，岳石文化的主人夷人被赶
跑或被商军俘掳走。商人占据后，分封或扶
持了异姓嬴奄政权，为诸侯国或方国。

图为山东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泗
水卞桥 ■赵伟 摄影

“汤代有卞随”何以误为“汤伐有卞”
庄新明

小时候，村子里做豆腐的人只卖
热豆腐。刚做好的豆腐，还冒着热气，
就拿去卖，吃的时候还冒着热气，若是
心急，会被烫到。

我在老宅里长大，邻家爷爷就是
卖豆腐的。他有些耳聋，名字中有个
宣字，被村里人喊作“聋宣”，十里八
乡都知道他。聋宣爷爷做豆腐的场
地，只是个简单棚子，下面一个土灶，
放一口大缸，一个电动磨盘，一个制
作辣椒酱的老旧机器。

聋宣爷爷将昨夜泡好的豆子放
进机器，随着巨大的声响，豆汁从磨
盘中缓缓流出，被倒入锅中。邻家奶
奶早在一旁点燃了土灶，将豆汁煮
开，盛入大缸点上卤，稍微凝固后，如
是嘴馋，就可以盛出来吃豆腐脑了，
撒上一点白糖，吃起来又嫩又甜。

把豆腐脑盛出，倒入聋宣爷爷自
制的模具中，盖上模板，压上重物，接下来等待时间发挥
作用就可以了。做好的豆腐，被抬上小三轮车，村里就
会响起聋宣爷爷的叫卖声：“热豆腐——”

村里人习惯了聋宣爷爷卖豆腐的规律，不需要叫卖
声，到时间就会在街上等着。有人来买豆腐，聋宣爷爷
会下车拿出一个小白盘，用塑料袋罩上，揭开盖着豆腐
的白布，拿刀切出一块，只需简单划几刀，淋上自制的辣
椒酱，一盘热豆腐就好了。

大家围着小三轮，端着豆腐，边吃边聊。吃的人不着
急，聋宣爷爷也不着急，偶尔会有人大声地冲聋宣爷爷喊

“今天豆腐不错”。聋宣爷爷听到了，在一旁笑弯了眼睛。
父亲和哥哥是热豆腐的忠实爱好者，倘若俩人在

家，聋宣爷爷家的第一块豆腐肯定是被我家买走的。后
来聋宣爷爷年纪大了，做不动了，有好几年村子里都没
有人再卖热豆腐，按时在街上等的人，也渐渐不等了。

村子里有了超市，开始卖凉的“热豆腐”，也有了油
豆腐。村里人吃不习惯，后来无奈，也就慢慢接受了。
如今，据说邻村有个人开始卖热豆腐，只是有时候还没
有到我们村里，就卖没了。所以，现在有人到时间骑着
车去邻村买，就像当年等聋宣爷爷的热豆腐一样。

我虽然也喜欢吃热豆腐，但不像父亲和哥哥一样嗜
好。只是如今在城市工作，没见过有人走街串巷卖热豆
腐，反而更怀念那个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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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芦
芒与何彬当年写这首歌时，一定来过微山湖。夕阳西下，
站在湖岛最西端这个名叫沟南的小渔村，看太阳慢慢卸
妆。湖天一片红时，巨大的太阳中间出现了一个小黑点，
越来越近，一船一人正逆光从水天相接处漂来……

沟南村被誉为“太阳回家的地方”，村民将这片湖滩
打造成露营地，名曰：醉夕阳。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看
夕阳西下的绝美。夜色下燃起篝火，彻夜狂欢。累了就
宿在草地上的帐篷里，在夜航渔船的汽笛声、晚归的渔
歌声和草虫的呢喃中酣然入梦。

“太阳下山，就是喝酒的信号！”光看这标语，就忍不
住想来上几杯。不善酒的人也会忍不住端起酒杯，与夕
阳同醉上一回吧。

有了点年纪且爱静的人，随意走走，看看渔村的风
韵。民宿被装饰以各种各样的风格，这片老房子，原是
岛上的水产老院子，曾是重要的水产品集散地。捕获的
渔湖鲜品，从这里的冰窖储存后销往各地。

旁边的一排瓦房，是原来的供销社，以前岛上人们
的日用所需都从这里购买。这儿曾是岛上最热闹的地
方，如今它们都渐渐搁置，被人们遗忘在时光的深处。
红瓦石墙的老房子，夹杂着青砖的老建筑，坚固厚重似
历经沧桑的沉稳老者。屋里的竹椅、马灯和老式收音
机，门前那辆老式自行车，总能勾起人们的回忆。

村里那棵据说已有上千岁的大槐树，既是村庄变迁
的见证者，也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透着岁月的厚重。
在中国人的心里，槐树是亲切，是温暖，承载着深厚的情
感记忆。它既是象征家族兴旺的“子孙树”，也是寄托乡
愁的精神图腾。

在每个人心中，都生长着这样一棵大槐树，它的枝叶
间栖息着亲人的笑语，根系里缠绕着故乡的泥土。眼前
这株老槐树，枝干早已朽枯如炭，却依旧傲立于天地间。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没有什么是不变的，变才是时
间的意义，才生长出属于自己的生命轨迹。“西边的太阳
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太阳回家的地方，在
夜色下的篝火之后，又会迎来初生的阳光……

太阳回家的地方
马晓璇

文化周末44 2025年8月10日 星期日

□主编 成岳 视觉 马金谱 校对 刘奎柱 信箱 jnrbzhoumo@sina.com
视界

社址：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272017 电话：2343393（综合办公室） 2343207（总编办公室） 传真：2343334 发行热线：2343593 广告许可证：2720004990002号 月价：40元/份 印刷：济宁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周末下午茶

独家报道 周末济宁故事

济宁日报社 济宁诗词文化学会 主办

八一建军节颂
张成吉

赤帜高擎破晓曦，丹心铸作剑龙姿。
井冈星火燎原势，鸭绿寒锋靖远碑。
航母劈波驱鳄蜃，长缨绕日缚熊罴。
山河锦绣凭忠骨，万里风云听鼓麾。

白泉公园
张维刚

千古名泉隐旧踪，济东湿地绽芙蓉。
烟浮鹭影穿云碧，波映鹊华沉黛浓。
犹记量沙听故事，如今逐梦颂新容。
老翁陶醉斜阳里，自是风流唱吟龙。

麟冢幽踪
姬广良

断谒残碑记旧游，犹怀麟冢卧荒丘。
苔纹沁石封玄篆，草色连天锁素秋。
千载幽踪迷曲径，一川寒水映深眸。
兽终祥瑞云心乱，大野风悲泣古愁。

参观将军渡纪念馆有感
史月华

浊浪排空彻九霄，惊雷号角战狂飙。
一舟勇破黄河堑，万士齐冲赤帜摇。
弹壁犹凝烽火色，丰碑已矗碧云标。
今临展馆怀英烈，热血燃胸誓弄潮。

赞凌霄
王秀梅

炎威炙野少芳华，独向晴空展艳霞。
蔓引青藤牵赤焰，蕊凝烈日吐丹砂。
不因暑酷藏娇色，甘伴蝉声绽萼嘉。
待到秋来霜信至，余香犹绕旧枝夸。

八一颂
师恩华

名邑南昌烽火起，金戈铁马赤旌新。
灭汪伐蒋驱魑魅，救困扶危惠庶民。
使命践行肝胆献，初心砥砺海疆巡。
千秋伟业丰碑铸，一展神威撼九垠。

济宁西郊
刘宗超

迷径幽深我问津，颓楼爬草鬼为邻。
垂藤丝发欲生怪，古树弓身将化鳞。
水傍常逢钓鱼者，丛中偶见种蔬人。
行行竟忘来时路，已至济安桥下滨。

绿牡丹
王印水

绿靥生光蓬玉辉，洛阳亘古甚哦稀。
天香随处多沾袖，国色俱时每染衣。
点缀芳情花共艳，扶持慧意叶同肥。
但融青睐有加里，留住璇玑莫放归。

济南趵突泉
聂尚奎

兴临历下访名泉，不息狂喷砾石穿。
脉接岱宗腾玉浪，气通东海化云烟。
三龙跃水雷声吼，一碧扬波紫日旋。
对影长吟生梦境，相邀清照共婵娟。

盛夏抒怀
李传生

四野花残碧草芳，云来夏日隔高阳。
晓风有意怜山影，夜雨劳神送昼凉。
入梦何时心里笑，牵情自古酒中狂。
凝愁倦苦多无奈，俚语流年盼吉祥。

黄昏远望
李 宁

余晖未尽又登楼，独倚朱栏思旧游。
一曲清江微浪起，九重山色碧云流。
关河万里月长照，峦嶂千层愁莫收。
世事沧桑浑似梦，年年空忆几时休。

贺雅江水电站开工
王万习

月拥幽林静，鸟从深涧还。
金沙携碧水，白雾隐青山。
虎啸千峰抱，龙吟万壑间。
中华基建绝，奇迹动瀛寰。

八一有感
张 林

每念南昌那片红，英灵恍在彩霞中。
俯观九牧梦何寄，义勇昭昭彤色风。

咏 蛙
王厚忠

苇塘久旱恨无穷，怎奈浮生寄乱蓬。
一夕惊雷斜雨涨，声嘶不息谢天公。

小 池
马彦波

小池如镜静无波，慵倚湖山雅趣多。
莲影云光频点缀，又攀藤冠作情歌。

夏 安
刘振青

身安方是百年基，休问浮名与利迟。
愿得清风常作伴，平安度夏自相宜。

少陵公园秋水湖
高俊喜

秋水湖边香气淑,暑天消夏访荷姑。
满池潋滟涵清丽,直把凡心淘到无。

劈 材
冯克河

本是栋梁材，今如杂物堆。
经年烧冷灶，无怨亦无哀。

鹧鸪天·农家小院
张崇峰

新舍齐全小院宽，窗明户净起居安。鸡鸣犬吠相
呼应，芋硕瓜繁各满栏。 花艳艳，蝶翩翩，林间莺
语闹声欢。春风送暖新规好，乐见康庄开笑颜。

青玉案·狂风骤雨
张建华

焚轮骤起声如啸，树欹侧，枝根倒。卷土飞沙天
地渺，黯云翻涌，狂飙桀骜，肆虐摧荒草。 金蛇霍
闪长空照，霹雳轰鸣震林杪。霶霈泻盆倾浩淼，洪流
奔猛，惊涛咆哮，涤尽人间燥。

小重山·梁山港
田军海

平地惊雷启港航。梁山开埠港、续华章。内河百业
竞潮忙。千川纳，商海巨龙昂。 古岸贯新装。物流枢
纽链、运联强。柏油铁水挺中梁。通衢广，合力共荣昌。


